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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风雅颂

一个由湖泊倒过来的名字，抽象便变成了具体。这让
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人，也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汉语汉
字。从这方面来说，倒过来的湖泊就是先人们的一个期
盼，一个湖边子民的美好愿望了。

的确，泊湖一直是“泊”在我的家乡，惯看秋月春
风，千年不变。变化的只有两岸的青山，只有沿岸的由它
养育着的一代一代的子民。从这方面来理解，“泊”就有了
坚守的意味了。

泊湖横跨皖鄂两省，从家乡望江县华阳镇境内进入长
江，应该是长江在此长期形成的一节“盲肠”。当然，我这
个结论也是猜想的，没有去考究，因而没有科学根据。但
有时候没有科学根据甚至是伪科学的猜想却很符合逻辑思
维。就如卡尔·波普尔在他的《猜想与反驳》中所说的“科
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仔细想来，的
确不无道理。泊湖在它形成之初应该与长江是一个整体。
有史料记载：雷池，由雷水汇积而成。雷水始于湖北省黄
梅县，经宿松入泊湖，串湖后流至望江县城东南十五里处
积而为池，故曰雷池。也就是说，泊湖、雷池原本一体，
属大雷池的一部分。如此，我便不知是哪部分消失了，或
者，本来就没有消失。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除了水土，别无其他。历史的变
化终究是水土的变化，水将土冲走，土将水堵住。所谓水
来土吞，沧海桑田！这就是兴衰，这也就演化出了成王败
寇、折戟沉沙。

是先有泊湖还是先有雷池？我不得而知。但泊湖一直
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虽波澜不惊，但也是一碧万顷，渔歌
互答。事实上，泊湖经过千年的咆哮，已然沉静下来，不
会再去惊动他人，当然也就在原地不被他人惊动。似乎有
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始终笼罩在泊湖的上空——自古沉静者
都容易被忽略，像现在正在泊湖湖面上飘荡着的雾，像雾
中沿岸的子民，朦胧着自己，也朦胧着自己怀抱里的一切。

泊湖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只有它那裸露在两岸丘陵上
贫瘠的黄土地，黄土地上瘦瘦的稻穗，只有不为人们记住
的夏日里蓬勃，寒冬里枯萎下去的蒿草、麻皮草甚至狗尾
巴草。麻皮草学名叫苦草，它给人一种麻癞癞的感觉，我
因而还是喜欢叫它麻皮草。麻皮草为什么叫苦草？是不是
它味苦？即使是1970年代，也没有人去尝。我只记得，大
人们整船整船地将苦草从泊湖深处拉出水面，然后在阳光
下曝晒，然后用于烧饭。记忆中它燃烧得特别快，转瞬即
逝，燃烧的灰是黑的、烟也是黑的，远远就能看见，特别
呛人。我常常想这是不是由于它系泊湖湖底那黑黑的淤泥
里长出来的缘故？随这些麻皮草一起生长的还有一种水产
品——蚌壳，三角形和牛头形，因而有人叫它三角蚌或牛
头蚌。我不知道它是否是泊湖特产？三角蚌能养育珍珠。
1980年代初，许多珍珠养殖户集到泊湖边收购这种河蚌，
记得那几年我的二哥三哥四哥一到冬天就十分兴奋地与左
邻右舍一起背着特制的箩筐、穿着齐肩的皮裤下到泊湖
去摸那种能育珍珠的三角蚌，整个屋场的人都像古代的
珠丁，只不过屋场里没有珠轩达这种管珠丁的人。当
然，珠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珠丁，因为我的哥哥们是
采蚌，不是采珠，只是与珠有关。哥哥们一天下来，能
摸十多元，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十元钱在那个年代
可不是个小数！

我不知道这些三角蚌后来走向了哪里？它似乎没有遂
泊湖人心愿“泊”在泊湖里，而是跨越了“雷池”，在“雷
池”以外闪耀着它的光芒。像我的二哥。他是否也与那些
蚌壳一起育成了珍珠，在天堂闪耀着他的光芒？

由于经年劳累，二哥积劳成疾，又由于家中实在无钱
医治，终于在他三十六岁那年离开了我们，未能再与三哥
四哥一道下到泊湖深处摸三角蚌、拉麻皮草。这与三角蚌
有关吗？时隔三十年，站在这个冬日里的泊湖岸边，我回
答不上来，但我二哥背着箩筐笑呵呵地拿着三角蚌的影子
总是清晰地立在我的眼前，甚至比眼前的一切更为真实。

说实在的，我在泊湖岸边出生，喝泊湖水长大，从哪
一个角度讲都是贴紧了泊湖的地面。但我确实看不清眼前
的泊湖。包括刚才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我的同乡，尽管他在
向我打着招呼，但还是想不起他是谁。就像那些长在泊湖
岸边的那些包含着无限孝爱的传说，与白娘子与许仙的传
说不相上下，但人们听着听着，那传说只稍稍停留便被风
吹走了，轻轻盈盈。

泊湖虽无三秋桂子，却有三秋稻谷，十里荷花，飘香
两岸四邻，有参差十万人家。虽无苏堤白堤，却也有一拦
湖大坝，如卧龙锁湖拒江。恨只恨柳永不来，盼只盼苏公
白公。我说的苏公指的是“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公，是

“月点波心一颗珠”的白公。不过，我二哥却总是坚决地呈
现在我的眼前，就如西湖与泊湖的区别，就如桂子与稻穗
的区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许，这便是世界，及
世界上的一切。

这是不是泊湖的本意？我感到“泊”与“不越”实际
在暗暗契合着什么、关联着什么。

波光粼粼的泊湖

踏青湖岸边，初春的风还裹挟着料峭
的寒意，被雨水润泽过的空气格外清新。
放眼看去，但见多情的泥土之上，一簇簇
地丁在枯草残雪间洇染着湿润的绿意。
备受泥土溺爱的地丁，迎着第一缕春风
第一滴春雨钻出地面，睁开惺忪双眼，竞
相在沟坎湖岸、田间地头、山坡河畔，抢
占了大片地盘。不论独处还是群聚，它
们都迫不及待地展开齿状的嫩叶，挑起
一根根翠绿的长茎。

腼腆的春雨，一手牵着风的后襟，一
手将从白云深处采撷来的礼物，悄悄分发
给大地上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株草木、每
一棵庄稼。为雷声开道的闪电，一出世就
抽出无数把雪亮的钢刀在天地间挥舞，把
满天的云朵裁成一片片，用它们点亮大地
上草木的眼睛，让雷声沿着宽阔且明亮的
大道从高空一跃而下。几场淅沥的细雨
过后，地丁茎秆上挑着的花蕾忍不住了，
挑个朗晴之日，用巧手在大地上绣出成千
上万朵灿黄的小花。

对地丁，我怀有别样的感情。儿时的
一年冬季，父亲的背部突然生出一个指
甲盖大的疔疮，乡医说用鲜地丁外敷可
消肿毒。一家人眼巴巴盼着冬去春来。
伴着炸响的声声春雷，母亲嘱我去野外
挖地丁，我挎上竹篓，提着小铁铲，兴奋

地赶往地头，果见枯草丛中隐现出一蓬蓬
翠色，是刚冒出来的地丁。惊喜的我蹲
下身，看见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颤
动，仿佛是在向这个新奇的世界轻声问
好。我缓缓伸出手，手指轻柔地穿过杂
草的缝隙，像怕惊扰了一场甜美之梦，轻
轻拨开周围的杂草，取出小铁铲，小心翼
翼地沿着地丁的根部，轻轻地松动着泥
土，生怕弄伤它们纤细脆弱的根茎。母
亲将挖来的新鲜地丁捣成碎泥，敷在父
亲的患处，那疔疮两三天就消去了红肿，
不到半月便痊愈了。自此，父亲一提到
地丁，便心怀感激。

又是春日，在湖之畔，我看到这些绣
在大地上的金黄花朵，静静地伏在花托
上，仿如架在泥土之上的一只只小喇叭，
等着春风来演奏，等着春雨来吹响。

当春光默默收走它们身披的皇袍，当
风雨悄悄偷走它们脸上的最后一抹笑容，
当春雷将一枚枚已经成熟的种子揣进它
们的怀中，一片片即将凋谢的花瓣，毅然
变为一只只柔软的小绒球，只待轻风一
起，便猛蹬业已枯黄的花托，迅疾撑开自
带的小伞，捎起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腾空而
起，在霞光中织出流动的云锦。

爷爷曾对我说，金黄的地丁花是春日
彩霞给大地刺的绣，乳白色的小伞是给种

子定制的婚纱。看，一把把白伞在空中
飘，一粒粒种子却在低首，想那种子定看
到一条条田埂宛如蜿蜒的飘带，一棵棵大
树好似插在大地上的绿伞，一条条小河恰
如银色的项链……越看越兴奋的种子，一
扬脸，竟与擦身而过的白云打了个照面，
它们竖起耳朵，从云团里听到了春雷的轰
鸣声，听到了春风春雨的脚步声。它们将
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
的衣兜里，继续昂首向前飞去……

飞翔的种子，不羡打头顶掠过的小
鸟，不慕身旁飘浮的云朵，它们想，那一
双双扑棱着的翅膀，只属于永远无法扎
下根来的天空；那看似来去自由的白云，
只能永远在天空中徘徊流浪。是啊，大
凡不能在泥土中扎下根来的，就永远长不
出绿开不出花。

细瞧，找到了新家的小伞，先是悄悄
收了腰身，然后将自己化为一床床柔软的
小被，轻轻铺在泥土之上，然后才让怀里
的种子轻轻落下。

找到新家的种子，开始挂念一同起飞
的伙伴们，不知它们此刻仍在飞舞，还是
已经扑入泥土的怀抱。不过，来年春归，
它们又会在广袤的大地上精心刺绣，绣出
大片大片的金黄，只要抬起眼来，彼此就
能幸福地重逢。

春绣地丁花
凌泽泉

范向东解开鞋带才发现门口的拖鞋
不见了，就蹲在地上喊桂芝拿。桂芝应
声拿来拖鞋，放到他面前。范向东趿
上，才走出几步，桂芝就在身后说：

“草，老范，你头上有根草。”桂芝说
着，从范向东所剩无几的头发间搛下一
根稻草，戳到他眼前。范向东接过稻
草，端详着，坐到沙发上：“奇怪，头上
哪来的稻草？刚才会场上要是被录下，
就闹笑话了。”

“老实交代！又和谁钻草堆洞了？”
桂芝绷起脸刚要发怒，自己却忍不住笑
起来。范向东一把揽过桂芝：“都老头子
了，还不放心？”

“老头子才吃香呢，特别是我们老
范，现在正是吃香的时候。”桂芝托着范
向东的下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我可
不敢掉以轻心，不然又给你……”范向
东急忙捂住桂芝的嘴：“别说别说了，都
陈芝麻烂谷子了。”

那时候，范向东在老家镇政府做杂
务，桂芝一个人种九亩田。有一年插秧
时，夜间守水（夜间给稻田放水，需要
有人守着），桂芝因为太累就叫范向东
去守。第二天早晨范向东回家时，桂
芝见他浓密的头发间有一根稻草，就
搛下来随口问他哪里来的，不料范向
东的脸突然变红。桂芝立即发觉不正
常，追问下，范向东承认，他夜间和某
某女人钻了草堆洞。桂芝一改一贯的
温顺贤淑，狠狠给他几个耳光后就坚
决要离婚。

婚虽然没离成，但这件事后来常常
被桂芝拿出来说事。譬如，刚考进城那
会儿，范向东在县委做秘书，桂芝在菜
市场卖菜。范向东经常帮桂芝用稻草捆
菜，头上有时就会落上草屑。桂芝就搛

起来，故作神经质地说：“老实交代！又
和谁钻了草堆洞？”每次，都会弄得范向
东面红耳赤。再后来，桂芝有了正式工
作，不再卖菜，这样的事才没有再发生。

桂芝从沙发上起身，将那根稻草夹
到一本书里，一本正经地说：“老范，这
根草，我给你记下了。”范向东笑着：

“记吧，我心里亮堂堂。”
半个月后，范向东下班回来，同样

的事又发生了：门口没有拖鞋，范向东
蹲在地上等桂芝送来拖鞋，起身后，桂
芝又说：“老范，你头上有根草，还是一
大截，这么长。”桂芝又从他头上搛下一
根稻草，戳到他面前。范向东一掌打掉
稻草：“你把我拖鞋拿掉，不就是为了在
我头上放根草？无聊。”

“既然你知道是我放的，老范，那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桂芝站到范向
东面前。

“无聊透顶！”范向东指着桂芝，“我
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的身体情况，你也
是知道的。我还想做什么？我还能做
什么？”

“老范，你别生气。我问你，在我们
老家，头上插草，什么意思？”桂芝平静
地说。

“不就是和人家女人钻草堆洞？我是
犯过这种错误，是对不起过你，但都这
些年了，也被你说了这些年，你还要我
怎样？”

“我不是说这个的。老范，你好好想
想，在我们老家，也不仅是我们老家，
自古以来，头上插草，或者别的物品上
插草，什么意思？”

“草标？你是说插草就是售卖的标
志？”范向东冷笑了笑，“你是想卖掉我？”

“你怎么不想想是你自己要卖掉你自

己？”桂芝淡淡地说。
“别无聊了。”范向东很无奈，“我卖

给谁？我有什么东西可卖？”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你有什么东西

可卖？”桂芝严肃起来，“老范，你好好想
想，现在，你身上还有什么可卖？可卖什
么？”桂芝伸着手，做着握捏的动作。

“你是说……说，”范向东一下子紧
张起来，“说我手里的……”

“不错！你手里的权力！现在，你除
了手里的权力，还有什么可卖？”桂芝直
视着范向东的眼睛，“你说，你看着我
说，最近，你做了什么？”

范向东低下头，不敢看桂芝。
“我在你头上放稻草，是在提醒你，

你那样做，其实就是在卖自己。”桂芝的
眼圈红了，哽咽着说道，“老范，以前那
样的生活我们都过来了，现在，我已经
退了，你也只一年就退了，孩子们也都
有着自己的工作，我们还要什么？我们
还有什么不满足？为什么老了老了，还
要把自己卖了，把我和孩子们的尊严都
卖了。你说，你图啥……”

范向东一把抱住桂芝，热泪滚滚。

你 头 上 有 根 草
张爱国

阳光划过山脊
从小草的根部出发

父亲的卯榫、秧田，
一朵棉花的重量
泥、水、禾、光
和扛起农具的吆喝
昨夜酒酿般的憧憬
依偎着依次登场

关于春天，记得的绿
记得的冰融、雪化
记得一根冰凌，从屋檐
慢慢烟般升华
我是曾经看热闹的少年

娘不懂春天，一天到晚穿着柔暖
那是父亲织布机上的产品
一天到晚喊父亲和我吃饭
一天到晚围着锅台和猪圈
娘不懂的好多，不懂春的绿
春天的绿茂盛在锅台和猪圈外

春天来了，门口的花儿与少年
是手舞足蹈的，是五光十色的
娘眼睛下的晶莹如春汛
如关不住的破圩闸口
如屋前屋后、山上山下

遍野的绿跑得欢畅
春，是真的来了吧

春天充满敬意

目测，妙瓦底三万英尺外
麻雀立于屋檐
花猫腾挪树梢
几段黄梅逗乐的母亲

敬《茶饭引》，敬《村庄令》
敬春天如期，敬逝去伴着新生
敬老小，敬老与小之间的日常
敬我骨折的脆
敬我头顶在吹的风

敬春天吧
山上和水下的
奔跑和长眠的
黄绒和花白的
生长于内心的

二月春风似剪刀

风如刀
摧毁一朵花也罪孽深重

我随意坐在高亭上
一杯绿茶，上半杯是江湖
下半杯是江湖救急的积淀
浮浮沉沉，风一直都在

我随意走了走，山上山下
路一直也在，轻，平
野鸟、野鸡、野猪、野菜
家里的一把把剪刀
挂了五彩斑斓

二月，我从一月走来
二月，我在三月怀念
二月，我抬头看看，诸月皆欢
二月啊，不值得记忆
二月的怀念在潜滋暗长

坐待花开

其实我没什么想说的
年一过
消廋和来临的春天极不匹配
一壶红茶引不来飞雀
梅在欢笑

其实我想说的太多
一些伤痕大抵是经历了蜕变
蛇，已经出发
道路蜿蜒曲折，阑珊处还有阑珊

其实我说了也是白说
白纸黑字一般
已好久不见
尤其墨色墨香，一些顽疾的处方
年少轻狂
天好明净

一片绿，遍地绿
水从天上来
突然觉得，应该歇歇脚
坐待花开

春天里的母亲
（组诗）

陈 英

春日弄清影 周文静 摄


